
台湾深度

天王星寻猫记：花莲大震后，一场“流量”中的动物救援

“和舆论、其他爱猫人士都无关，是因为他们也在乎。”

2024年4月13日，花莲，工程人员在天王星大楼上救出一只猫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4月3日一早还不到八点，住在花莲市区一处大楼八楼的洋洋被一阵剧烈的摇晃震醒。在她还在朦胧中时，悬挂在套房墙上的热水器“碰！”的一声掉落，水管
因而断裂，喷溅洒出的水很快地蓄积成摊。

洋洋立刻没了睡意，由于担心积水让家具受损，家中那三只猫弄湿了也不好，她决定先把地面擦干。在著手善后时，8点11分，另一次强震来袭。这一次的
天摇地动，让洋洋感觉比上一次更加剧烈，反应不及的她跌落在地，一旁的衣柜紧接著倒下，重压在她身上。洋洋试著脱身，但发现以自己的力气完全无法
移动笨重的大型衣柜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手机铃声响起，洋洋回过神来接起还握在手里的话筒，从亲友焦急的询问中，她才知道身下的大楼倾陷了，刚刚让她失去平衡的剧烈摇
晃，不只来自地震，还有大楼底层的崩塌。

关心询问的电话不断打来，洋洋一通通地接起，除了让亲友安心，也让自己和外界保持联系。但随著衣柜压在身上的时间越长，她益发感到呼吸困难，手机
电量也逐渐见底。

于是，洋洋从初始的相对冷静，到最后，她遏制不住情绪地哭著向亲友一一道别。这样的状态达数小时之久。直到特搜队员进入大楼搜救，在八楼发现衣柜
底下的洋洋，众人才合力抬起衣柜，将她带离大楼。在获救之际，洋洋看到一只猫咪闪现而过，但旋即消失在倾斜的屋里。洋洋想带著猫咪一起离开，但她
知道眼前的状况并不允许；她只得先离开大楼，前往医院接受治疗。

劫后余生的洋洋，整个心思都还留在大楼中，比起“家没了”的怅然，她与先生更为焦虑还困在危楼里的“三个孩子”：橘子、花花、妹妹。面对三猫去向未
明，两人能做的也只有等待，并请求搜救人员在入屋搜救时帮忙拆开饲料，让猫咪们不至于挨饿，才有机会从大楼中逃脱。

https://theinitium.com/zh-Hans/channel/taiwan
https://theinitium.com/zh-Hans/channel/feature


2024年5月2日，花莲，天王星大楼内的猫妹妹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看见灾区动物

在天王星大楼二十多位受困者中，洋洋是第一个获救的住户，之后其他住户也陆续被救出。4月3日晚上9点10分，最后一名受困住户、住在七楼的康姓女老
师遗体被抬出，天王星大楼救援任务宣告完成。

作为天王星大楼倒塌中唯一的罹难者，康老师的死讯受到媒体大幅报导：原先已逃离大楼的她，心系还在屋里的猫，在众人劝阻下依然涉险进入大楼，不
料，就在步入建筑物的15秒后，余震袭来，大楼因此崩陷，康老师消失在楼中。直到下午被寻获时，她受困在一楼往二楼的楼梯间，人压在水泥块底下，已
失去生命迹象。

在这一晚，“康老师为救猫而罹难”的新闻事件成为社群媒体上备受瞩目的消息。隔天4月4日傍晚，一位花莲猫志工在社群媒体上贴出康老师爱猫的照片，请
人们帮忙注意猫咪去向，文章被大量转发，让“康老师的猫”自此有了鲜明的形象。

这是第一次，全台湾有这么多人关心一只受困灾区的动物。

不过，在住户全数被救出后，为了周边居民的安全，拆除大楼成为灾后复原的首要工作。4月5日上午，花莲县政府于天王星大楼前广场举行祭拜仪式，完毕
后，拆除工作正式展开。这段时间，陆续有天王星住户在社群媒体上贴出猫咪协寻文，其中也包括了洋洋，总计有五猫可能还受困大楼中，另有六只大鸡与
四只小鸡被饲养在顶楼。但大楼已经塌陷并封锁管制，无法进楼援救的饲主，只能盼望这些小动物能自行逃出。

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240405-whatsnew-taiwan-hualian-earthquake


2024年4月5日，花莲，因地震而倒塌的天王星大楼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4月9日，拆除工作进行到第五天，工程单位拆除到八楼时，七楼铁窗外，赫然出现了一只橘白猫以扭曲的姿态卡在窗内。地震后一周，在已成断垣残壁的建
筑中，一只如此鲜明的生命，就这样悬空在大楼外墙，让人无法忽视。

现场紧急停工，一通电话打到花莲县长办公室，救还是不救？县府没有犹豫，立刻调来消防云梯车，由动植物防疫所人员带著麻醉药物，和特搜人员乘上车
笼缓缓上升抵达。在兽医师徒手援救下，在傍晚5点左右成功将猫救下。这场救猫行动，透过媒体直播画面传送全台。

这是洋洋家三猫之一的橘子。在等待救援时，康老师的爱猫“猫咪”也短暂现身另一窗边，透过媒体直播被眼尖的网友发现。这些画面随著各大新闻台直播和
随后的剪辑、截图被广传，成了灾后难得的好消息。

在这一天，关心天王星大楼动物的民众，因为橘子获救、康猫咪的出现，对于其他动物能被救出的期待，被抬升到了高点。



2024年5月2日，花莲，天王星大楼内的猫妹妹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救人、救猫与救鸡之争

然而，这场救猫行动并不总是温馨。4月11日，于前一晚抵达花莲、来自北部的救猫志工许男，虽然一度和现场人员配合良好，但不过一晚的时间，就因为
资讯接收落差，误以为花莲县政府不愿信守承诺，“明明提出了救猫的方法，但却不做”，愤而情绪失控，要求停工，并号召网友打电话责骂县政府。

面对许男对拆除工程的阻挠，更让天王星大楼主委王贞云崩溃跪地大哭，情绪激动之际，她不慎咬破嘴致使满口鲜血，加上许男与当地里长高声争执的画
面，在各新闻台、社群媒体迅速传播。一时之间，台湾社会满是对“爱猫人士”的不谅解与质疑：附近居民和工程人员的命不是命吗？在这样对立的舆论中，
一群人认为，还不到放弃动物的时候；另一群人则认为，此时还要求救动物，简直是罔顾人命。

不过，这起意外插曲，只是让本就暗潮汹涌的舆论出现破口。尽管有不少声音以人命更为重要作为反对救动物的理由，但其实在两方间做取舍的，从来都不
是人命与动物生命——更多时候，是“动物值不值得救”的价值冲突。

早在康老师罹难的消息扩散后，在台湾网路舆论中，就有网友对她返家救猫的行为嗤之以鼻。此后，相较猫饲主迫切盼望动物获救，4月6日，也就是拆除工
程的第二天，顶楼鸡的饲主则说：“我平常抓牠们都抓不到，我还请救难人员救鸡，我才不要拿人家的生命开玩笑”，则被一方网友拿来作为“理性代表”，借
此挞伐欲救猫者。



花莲天王星大楼上获救的鸡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另一方面，关心鸡安危的声音，更容易感受到反对救援者的恶意：“救下来也是加菜”、“你平常不吃鸡肉吗？”对他们来说，这是消遣“救鸡派”的玩笑。也有
许多网友在救猫行动中问到“鸡呢？”或许他们并非真正关心鸡的生命，只是想借此讽刺救猫者的道德标准不一致。

这样对动物生命“双重标准”的批评，台湾动物伦理学者、东华大学华文系教授黄宗洁并不感陌生。她说，在动物议题中，双重标准经常被作为抨击关心动物
者的方式，但极端一致的道德标准是种理想，很难实践在生活中；在意猫者和在意鸡者，他们可能在这起事件中，看见受困动物的个体性，因此产生情感连
结，当情感连结强烈到一个程度时，就有机会让关心从个别动物身上向外扩展。

黄宗洁说，这次天王星大楼救援行动的情感动员力极大，整个社会对同伴动物共情者有所增加，这些和康老师有非常大的关连，甚至可以说，一定程度上天
王星的受困动物都是因康老师而获救——若不是她返回救猫，大楼要尽速拆除的压力、社会习惯的价值观，绝对会压过想要救动物的声音。在这起事件中，
人们因为对康老师感到同情，对她的选择产生了同理，因此会希望能帮她实现心愿，对她的猫有了强烈的情感连结。

对比一开始就有名字、有故事的几只猫，受困鸡的个体性，也在拆除期间显现：这些鸡在最初没有名称，但在一只鸡脚被电线缠住，倒吊在天王星裸露的钢
筋上、另一只已经离开的鸡因此折返陪伴的画面曝光后，牠们有了“倒吊鸡”、“义气鸡”之名。当动物有了名字，个性被凸显，情感连结便伴随出现。

远离舆论纷争，回到现实层面，是救人、救猫，还是救鸡，在这场地震中，始终都不是单选题。

黄宗洁表示，过往倒塌大楼的拆除团队，多半毫无悬念地只求尽速拆除，但为了这些身在其中的动物，这次天王星大楼的拆除团队无比谨慎，能在工程持续
进行的同时，避免伤害动物，“很多人会觉得好像做了 A，就不能做 BCD，但工程团队证明了，他们能救猫、救鸡，也能把拆除工作做好。”



2024年5月2日，花莲，天王星大楼内的猫橘子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对立的舆论，合作的现场

其实，在天王星倾倒并传出有动物受困的第一时间内，花莲当地就有猫志工前往大楼，自主在附近展开搜索，甚至连负责执行拆除作业的营造公司，都是“想
救猫”的一员；但来到现场救援动物的人们只能选择低调，就怕来自外界的纷扰影响工作。

在洋洋还没被带出大楼前，已冲到现场的志工金金和小兆，是其中一只受困猫花花的送养人，从大楼倒塌的那一天开始，两人利用下班后的时间，从夜晚到
凌晨持续在周遭巡视、检查诱捕笼，希望能找到洋洋的三只猫。出院后，洋洋也每天回到现场，期盼著猫咪们能够逃离大楼，在外头现身。

曾在2018年0206花莲地震中受伤，并暂时遗失两只猫的志工薇薇，则是看到康老师罹难的消息，想起了自己多年前躺在医院，而爱猫还在外流浪的焦急心
情。她与家人来到现场，连日来默默地在附近街区来回走动，试著找回康猫咪。

出现在大楼底下一同寻猫的人们，不只有像金金、小兆这样与饲主有直接认识关系的人，也有像薇薇一样对康老师有所共情的人，小兆细数应该有超过十人
之多，众人彼此本不相识，但都默契一致地在猫咪可能出没的地点安置捕捉设备，“大家就是偶尔遇上了，就交换消息，也才搞清楚原来大楼里总共还有五只
猫。”

一天晚上，小兆甚至遇上了负责拆除的营造公司主管小林，一问之下，才发现小林也是在找猫，理由和薇薇很类似：他同样为康老师的罹难感到不舍，希望
能帮她找回康猫咪。除了他之外，公司内还有许多人也支持在不影响安全跟工程进度下，尽己所能协助救猫——包括老板在内。



2024年4月13日，花莲，工程人员在天王星大楼上尝试带走倒塌房子内的猫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从那时开始，每当怪手师傅或其他工程人员发现疑似出现猫的踪影时，他们就会透过主管小林通知志工小兆，请几位猫志工到现场准备，以让猫随时现身
时，能有懂猫的人在旁提供建议。

而和许男发生争执的民族里里长张东耀，也是其中一员。

在救猫还没引发大量关注时，他就大力协助猫志工，做了不少现场协调与横向联系工作，白天为灾民奔走，晚上帮忙找猫，“但这次社会对救猫的关注程度，
是我从来没料到的。”张东耀说，其实在天王星住户还尚未被全数救出时，特搜人员就抱了一只猫和一只兔子出来，由他协助送医，当时人们并未特别关心灾
区动物。他也忆及，2018年的那场地震，花莲也有几栋大楼倾斜倒塌、许多包括猫在内的动物受困，但没有得到像这次的关注程度。

这样的“高流量”，让在远离灾区之处出现两股声浪：强烈“要求救猫”，以及强烈“反对救猫”的声音。对那些一心挂念著猫咪的人来说，他们容易被贴上“疯狂
爱猫人士”的标签；相对地，那些反对在此时救猫优先的声浪，则被视为“理性”、“为现场工作人员著想”——不过，无论支持或反对的声浪，对现场参与的工
程人员来说，都是不小的干扰。

“如果知道那里有猫还要挖下去，他们自己也会不忍。”小林说，在舆论压力外，工程人员自己的“不忍心”，也让他们愿意为此多加留心。

在大楼拆除工作告一段落后，小林提及，在康猫咪爬上瓦砾堆后，由一名工人徒手抱住猫咪带下地面，他说，有网友就在新闻下留言：“工程人员的命不是命
吗？”气得抱著猫的那名工人，直接留言回复对方：“请问你在现场吗？”小林说，只要不会大幅影响工程进度，现场人员都很愿意试著救猫，也会仔细评估安
全，“和舆论、其他爱猫人士都无关，是因为他们也在乎。”

气问网友“你在现场吗”的工人嘎造谷慕也告诉我，在猫还没全数救出的那几天，社会氛围让他们做也不是、不做也不是，“一边要救猫，一边要我们别管猫只
管拆，我们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”

在众人鼓掌声中将猫咪带回地面的嘎造谷慕，先是在高空车笼中对猫咪说“没事没事，乖乖”，这个镜头成为电视新闻一再重播的画面。嘎造谷慕却觉得自己
受到太多关注。他说自己愿意上去抓猫，除了不怕高，也是因为想尽快把猫带出，“结束一切纷争。”

我问他，社会对猫的关注会让你们困扰吗，嘎造谷慕说“是”；我再问他，你们自己想救猫吗，他同样给予肯定的回答，“我们不是被迫做这些事。”



2024年5月2日，花莲，天王星大楼内的猫橘子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救援实境秀下，名不正言不顺的动物救援

天王星寻猫成为这场大震后人们热烈关切的新闻，但对小兆和小林来说，他们只感无奈。

他们对我说，其实当地志工和工程人员前几日一直配合良好，县府在过程中也低调协助，但一次的冲突事件过后，警方对现场的管制变得更加严格，加上追
求流量的媒体紧追不舍——无论是商业媒体，或者前来直播的网红——让政府单位更加紧张。到最后，猫志工甚至无法自行更换诱捕笼的饵食，只能托人把
笼子拿到封锁线外、更换食物后再放回，反而增加了救猫的难度。

在多间媒体的直播镜头下，拆除工程被巨细靡遗地放大记录：哪只猫跳了出来、哪只猫尚未现身，都成为新闻焦点，越来越多人在萤幕前感到躁动，迫切想
要得知最新进展，并对现场状况大肆揣测。先前戏剧化的冲突场面，也在剪辑后不断在社群媒体上推播，提供两派网友源源不绝的争吵题材。

“直播区之外，还有很多没配戴记者证的记者，假装是一般民众，用偷拍方式想取得更多画面。”小兆说，像是康猫咪的名字被误传成“妞妞”，就是因为有媒
体偷录他们播放康老师的呼喊声，虽然他们当下有阻止这样的行为，但最后声音还是流出，让很多人误会康老师喊的“牛牛”是猫的名字，连发音都搞错成“妞
妞”，但那其实是康猫咪最喜欢的玩具。

“这虽然是很小的一件事，却让家属不堪其扰，”小兆表示，会有这样的错误资讯流出，就是因为媒体没有经过同意偷录，也不可能向当事人确认资讯正确
性。

在救援初期，媒体关注一度帮上了忙，让许多网友跟著拆除直播，在画面中帮忙找猫，第一只猫现身后，猫志工希望能募集更多诱捕笼，也是靠著花莲当地
媒体的直播协助传达消息。

小兆认为，媒体拍摄不一定是坏事，例如花莲的在地新闻网虽然也关注救猫行动、开启直播，但是会先和现场人员确认可以拍摄的范围，也会在贴文中不断
更新资讯，避免误会产生。

然而，就在群众失控的关心下，更多的媒体、自媒体为追求流量而拍，无视现场需求，也刻意放大冲突，借此制造话题性。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，天王星救
猫行动成了一场实境秀，被摊开在镜头前让社会议论、指导。

不过事实上，在整起拆除工作中，动物救援都没有被定调为正式项目，都是靠著众人“好心”帮忙、“顺手”救援；在这样的处境下，即便现场人员有心救援，
但也“只能做不能说”，陷入一种模糊暧昧的状态。



志工在天王星大楼附近放下的诱捕笼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就在这样的灰色地带中，为了避免舆论纷争，县府和营造公司在救猫行动上，对外发言显得保守；猫志工也选择在最后所有动物都平安救出后，才在社群平
台发表感谢这些人员的消息，并陆续透露当初救援的细节。

回归到“本业”来看，如果营造公司出面为救猫行动说话，会不会让人认为他们“不务正业”？如果县府人员“定调”救猫为正式项目，会不会给人感觉“不重视灾
民”？又或者，当他们出面揽下这项任务，一旦现场状况真的不允许救猫、只得继续拆除下，会不会引起另一波舆论反弹？

最后，每个人都只能透过“顺手帮忙”、“私下协助”的方式，以一种“不说破”的默契低调付出一己之力。

在救人时，特搜人员能够协助把抓的到的动物带出，但是当救人工作完成后，动物就没了被顺手救援的机会。志工金金谈起六年前倒塌的花莲云翠大楼，就
是这样的状况：当年等到大楼拆完，地方爱猫人士在周围放满诱捕笼、轮班巡逻，历经一段时间才找回了一些猫。但也还有几只，至今未曾再出现。

“我相信现场人员‘如果可以’，都是会想救动物的，可是每个人当下都还有他的责任在，搜救人员要先救人、工程人员要赶快拆除。”动保组织“台湾动物社会
研究会”（下称动社）议题研究主任林岱瑾说，“因为不忍、因为觉得这是该做的事，他们选择在工作之余多出一份力帮忙，这种状况在重大灾害发生时不会
少见。”

“但我们不应该让这些人的内心，面临这样的挣扎，让他们去承受这些压力。”



2024年4月13日，花莲，一只猫在天王星大楼上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灾难中的动物救援是公众议题

就在天王星大楼的动物救援出现争端之际，4月10日，动社再次提出“台湾《灾害防救法》纳入专业动物救援”倡议，呼吁政府修法，将只管“人”的《灾害防
救法》也加入动物，有清楚的法源依据后，便可推动动物保护中央主关机关组成专业的搜救、医疗、暂时安置动物团队，在灾害发生时，即时与救人的搜救
队共同进入灾区，透过双方合作，发挥最好的生命救援并维护社会安全。

会说“再次”，是因为早在2020年，该组织就联合多个动保团体提出相同诉求，并于2022年游说立法委员提案修法，但当年内政部虽有排审，但最后则不予
修正。

台湾虽然好发地震、台风与水患，但在救灾领域，对动物的处置仍未建立专业。动社副执行长陈玉敏表示，自然灾害不只造成人民生命与财产的损害，也威
胁被人饲养的动物安全与生存，除了家中的同伴动物，畜牧场的家畜禽、展演场所的各种动物、甚至实验机构里的实验动物等，都可能因为天灾而受难。

虽然台湾地方政府已发展出平时的动物救援机制，但动社表示，受限于灾难相关法规中动物的缺席，即使是专业动物救援人员，除非被判定有需要，否则也
无法主动进入灾区协助救援；即便被放行，如果动物救援人员没有接受过灾区行动的相关训练，也相当危险。

林岱瑾举例，和特搜人员一起搭乘云梯、救出橘白猫的防疫所兽医师，应该是临时被通知要执行这样的任务，一般兽医很少需要面对在高处、不稳定环境中
近距离麻醉动物的状况，“但在那样的状况下，兽医只能硬著头皮上去。”

“还好最后结果非常顺利，但兽医也被猫咬伤，”她问，万一那天她失手让猫摔下来，该怎么办？如果她受了更重的伤，那指派任务的县府又该怎么办？

对林岱瑾来说，灾害中的动物救援不能只靠善心，她表示，他们提出《灾害防救法》中考量动物救援的建议，是希望台湾社会在承平时期就做好准备，不管
制度化的方式为何、或是要采取哪种做法，但最核心的精神，就是要建立专业机制。

陈玉敏表示，修法建议绝不是要求救人的人员要肩负救动物的职责，相反的，是要专业分工，让天灾频繁的台湾，能有受过训练、专业专责的动物救援人
员；他们和人类的搜救人员相同，需要对灾区现场及动物状况有判断能力，在自身安全为优先的状况下，帮助灾区动物，并包含可能必要的人道处理。

林岱瑾补充，这样的灾难动物救援人员，也不一定要来自政府单位，可以来自民间，但需要接受中央政府调度，最重要的是，人员的角色要被肯认，要有系
统、有训练、有法可循。“这是一个严肃的公众议题，不是个人议题，不应该让特定个人去承担风险与责任。”

“在天王星大楼事件后，我们希望社会能好好讨论未来发生相似状况时，要如何展开专业的动物救援，而不是在一些想像的情境中相互谩骂。”陈玉敏说，这
不是“动物要不要被救”这么简单的事而已。

https://www.east.org.tw/action/869555


花莲天王星大楼，一只叫欧腻的猫跑进下水道，猫志工帮忙找猫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飓风横扫过后，肯认动物救援

这些考量层面，不是台湾动保团体的一厢情愿，也来自其他同样天灾频繁的国家的经验。其中，美国的相关法规已行之有年。

2005年，卡崔娜飓风袭击美国，造成超过一千八百人、十五万只宠物死亡，还有超过五万只的宠物走失，在民间团体的努力下，也只能救到其中的一万五千
万只。灾害期间，人们为了救宠物涉险、因为不愿和宠物分开而影响自身获救机会的状况不断发生，有许多人因此死亡。

但那些被成功救援，却被迫和心爱动物分开的人，没有比较幸运。

在一个案例中，救援人员同意一名女子带著狗一起搭船离开，等到她上船后，救援人员却立刻把狗丢下船，并阻止想要上前救狗的女子。这名女性虽然获
救，但余生却困在失去狗的阴影中，在十多年后服用过量安眠药身亡。

当时，美国还没有灾害时刻的动物救援法规，宠物无法一起搭乘交通工具、进入避难处所获救，人们为了这些“家庭成员”放弃获救、冒险留在灾区，或被迫
和牠们分开的事件一次次被揭露，都令大众心碎无比。

在惨痛的教训后，2006年美国参众两院以近乎全数的同意票，迅速通过《宠物疏散及运输标准法案》（Pets Evacu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Standards

Act，简称 PETS 法案），将宠物与服务性动物纳入联邦灾害规划中，承认人与动物关系的重要性，据提案议员兰托斯（Tom Lantos）所述，在他漫长的政
治生涯中，从来没有碰过一个法案，受到这么多的支持和鼓励。

林岱瑾说明，PETS 法案是美国官方灾难动物救援的第一步，虽然还有许多不足的部分，例如只纳入宠物和服务性动物，对宠物的定义也相当限缩，只限于
狗、猫、鸟、兔、鼠、龟六类动物，但它是促成后来2022年《为动物健康规划之法案》（Planning for Animal Wellness Act，简称 PAW 法案）的重要
背景——PAW 法案涵盖的动物扩展到了宠物、服务性动物和圈养动物，预计将在立法后四年内，完成处理措施和指导方针的制定。

台湾是否能如同美国，在重大灾害后建立起灾难中的动物救援制度，还有待时间验证。幸运的是，在灾区现场，这座动荡小岛上，有著更多友善的人，愿意
主动出手相助，而且是“顺手帮很多忙”。

救猫行动尘埃落定，洋洋寻回了三只猫咪，但因为楼垮了，她与先生花了一段时间找寻适合的住所，橘子、花花、妹妹则在金金和小兆为中途猫准备的租屋
处生活，并由两人代为照顾。还有不少人看见猫咪们平安归来，就如同找到了自己的猫一样开心，希望洋洋能为三猫开设粉专；协助更新猫咪健康消息的小
兆，也收到了许多是否需要物资的询问，她感谢对方心意，并逐一婉拒。

洋洋虽然也转发了动保团体的连署，但对于三猫引起的大骚动，她和志工们还是感到不好意思，忍不住会心想：自己是否占用了太多公共资源？希望好心人
可以把物资捐给更有需要的单位。

强震过后一个月，人们的生活逐渐复常，几经波折，洋洋也终于找到了安全的新处所，不久前和先生、橘子、妹妹与花花一起搬进新家。其实这是她近期签
约的第二间房了，上一间在入住前被好心邻居提醒“也是危楼”，让她吓得赶紧解约。



曾经因地震而受困、更一度承受失去所有猫的痛苦，让洋洋不愿再冒任何一点风险。不过长居此处的她没有离开花莲的想法，只说“要找坚固一点的房子”。

有时，洋洋仍然会做和地震有关的恶梦，但醒来有家人陪伴，三只猫也在身边，让她安心不少。虽然不知道关于地震的恶梦还会做上多久，但她说自己已经
准备好展开新的生活。

（为避免受访者生活受扰，洋洋、金金、小兆、薇薇、小林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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